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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的司法叙事与民间阅读的意涵

阳明心学的司法叙事与民间阅读的意涵

伊  涛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330）

[摘 要] 阳明心学自明代流传至今，出现在了看守所，被几名犯罪嫌疑人视为自我审判的依据和

重启人生的教科书。哪怕只属于民间阅读，但展开了司法叙事。如果说人们不曾涉嫌犯罪时，内

心本有善念，再借用阳明心学点燃，便会让善念越发充盈。犯罪的原因若在于道德人格不够完

善，日后只需找回失却的心之本体，必将促使善念重新闪现，会让人以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心态

和眼界看待万事万物。犯罪必将遭到法律的否定，难免会让犯罪嫌疑人万念俱灰，阳明心学适

时出现，则能让他们敢于认罪和积极担责。道德认罪与依法认罪原本两分，但在阳明心学的论

域内，前者是源头式认罪，后者是衍生式认罪。由源头到衍生，体现着知行合一。当代情形是历

史经验的重演，在明代亦可看到类似事例。古人今人都具有反身向内的道德天性，王阳明早已

针对人的良知做足了文章，促使古往今来每当有人想要为善去恶，就会接受阳明心学。当代司

法有了它的加入，便突破了原本只以落实法律作为要义的局限，昭示出古代的先贤思想并非只能

表现为静态的历史文字表达，而是还可以获得动态的书写，最终呈现出亦古亦今的叙事样貌。

古今司法借用阳明心学提点案犯，无疑为阳明心学事功功能的发挥找到了落脚点，更为思想史

的司法书写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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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代人若要了解和学习古代先贤的思想，

最直接和便捷的一种方式，就是借助于史料前

去阅读先贤当年写就的文章，还有后世学人写

出的相关书籍。阅读的缘起，如果不是出于自

己积极主动的摸索，那便是经由他人的推荐介

绍，或是纯然为了满足兴趣爱好，或是肇因于

特定的事功需求，难有统一的标准。到底要了

解哪些先贤的思想，阅读能产生怎样的效用，

亦会因人而异，有时甚至会表现得毫无规律可

循，但特定的思想出现在特定的场域，有时恰恰

又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阳明心学作为一种

儒学理论，诞生在明代，流传至今，原本并不与

当代的司法实践相关，因为司法实践的核心要

义是落实和执行法律，但两者恰恰基于特定的

事由实现了绑定，于是就为司法实践的内容拓

展和思想史的司法书写提供了契机。

事情发生在2019年，地点是山东省某看守

所。当事人甲曾以生产和销售门窗为业，原想扩

大公司规模，便通过各种方式向银行贷款，后

来却无力还贷，出逃外地，经银行以他此前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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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贷款为由报案，被警方立案侦查并抓获。

初入看守所时，他因惧怕接下来的审判乃至服

刑而惶惶不可终日，经代理律师推荐，由家属购

买，并由看守所工作人员转交，开始阅读关于阳

明心学的各种书籍。时隔不久，他便以坦然的姿

态积极认罪，深感阳明心学给他带来了光明。同

室还住着乙和丙。乙涉嫌假冒商标而被追查，每

日都焦虑不安，总是拿着苍蝇拍乱挥，且不管眼

前有无蚊蝇。甲曾借据阳明心学询问，你是否认

为自己犯了罪？乙回答，我知道自己犯了罪，但我

痛恨举报人。甲又言，既然犯了罪，迟早会受到

惩罚。如果没有人举报，你的犯罪后果是不是会

更严重，所以你应该感谢举报你的人。乙思考再

三，不再乱挥苍蝇拍，开始借书阅读。丙涉嫌故

意杀人，非常清楚法律后果，时常不吃不睡。经

由甲的开导，他坦然悔罪，不再焦躁。阳明心学

成了三人的每日必修课，区别于那位律师长期

以来一直基于喜好在阅读，他们在进入看守所

之前则从来不曾接触过，遇到读不懂的地方，便

相互讲解，交流心得。①至此就需要追问，阳明

心学缘何能够助推当事人认罪悔罪？古代是否

存在类似事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会有何

寓意？

毫无疑问，三位当事人每次进入阅读情境，

都会在有意无意间就跨越了自古至今超长的时

空距离，甚至还会打破古人话语与当代司法的

历史壁垒，直接化古人思想为今时思考的质料，

尤其是在相互交流时，更是会让古人话语成为

今人话语的组成部分，促使古与今实现严丝合

缝的对接。有必要强调的是，尽管他们身在官

方看守所，但他们的阅读只能归属于民间阅读

的范畴，因为他们只是肇始于律师推荐和室友

带动才萌生了阅读的意愿，而不是看守所做刚

性要求，即他们原本其实并不以阅读阳明心学

作为必要。恰恰正是因为民间阅读出现在了看

守所，直接促使阳明心学可以助益于司法实践。

这难免就需要追问，阳明心学在司法实践中到

底会展开怎样的叙事？民间阅读又会产生怎样

的意义和涵义？如果说看守所之外的整体社会

环境中原本就酝酿着各界对阳明心学的阅读需

求，那就还需要追问，看守所之内的阅读是否

会因为牵扯着法律问题而全然区隔于看守所之

外的阅读？因阳明心学早已属于可以供各界共

同阅读的公共产品，本文对它的内容做出梗概

展示，即便不能透视清楚三位当事人内心的全

部思考，至少可以借着他们的已有表现，在一般

理论的层面上针对犯罪问题做出阐发，同时揭

示出阳明心学何以会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三

位当事人涉嫌犯罪明明各有各的原因，反倒都

能借着阳明心学坦然认罪悔罪，必是因为能从

阳明心学中捕捉到共同的思考信号，因此就为

一般理论的写作提供了可能。

二、阳明心学的基本内容与犯罪
问题的阐发

探究阳明心学，免不了需要关注王阳明本

人，他早年曾与当时的其他士人一样，无不借

着自宋代以来就一直 居于正统地位的朱熹学

说谋 求成 圣成 贤，只是后来却走 上了批判的

道路。[1](P296-299)转型的首要发轫，当是针对《大

学》所说，致知在格物。[2](P256-257)朱子曾言：格

即尽，眼前凡所接应的都是物，格物须是穷尽

事物之理。（《朱子语类·卷十五》）注释《大

学》时，还曾强调：格即至，格物即穷至事物之

理，欲其极处无不到。[3]( P 23)阳明则认为：格即

正，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传习录上》）更是

曾言：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

心上做。（《传习录下》）学者指出，如果说格物

致知的主旨在于寻求知识，填作心灵的内容，今

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日积月累，的确可以让

心中积累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关键问题是，知

识越多是否等同于道德人格越完善？知识不完

备的人难道就不具有善良的心？甚至可以说，

①除了当事人甲的代理律师，此番事例还引起了其他律师和相关学者的关注。各方在2021年上半年曾以召开专题会

议的方式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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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境界高的人其实不见得拥有渊博的知识。

阳明所言无非是要强调，善源自道德意志的发

动，所有道德行为都要发源于完善健全的道德

人格。如果说道德人格原本就是纯善无恶的，

那么在完善道德人格的过程中对外在知识的寻

求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4](P254-258)所格所致一旦

尽在人心，那便是心外无理，或者说心即是理，

直至心外无物。

阳明曾言：夫人者，天地之心。生民之困苦

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不知吾身之疾痛，

无是非之心者。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

能，所谓良知。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

下古今之所同。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

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传习

录中》）朱本思曾问：人有虚灵，方有良知，若草

木瓦石之类，亦有良知否？先生答：人的良知就

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岂惟草木瓦石，天地无人的

良知，亦不可为天地。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

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的一点灵明。（《传习录

下》）就此不难看出，一旦反身向内，任由内心的

灵明喷薄而出，活脱脱地洒向万事万物，便可把

万事万物皆视为我心善念的载体乃至化身，目

光所到之处就无不是善念。另外，阳明游南镇，

一友指着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

在山上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答：你

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

时，则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

你的心外。（《传习录下》）如是观之，既然心外

无物，格物仍是正心，当要发显人心的灵明。

由格物延伸至知行，朱子曾言：论先后，知

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

至此一旦分出先后轻重，必然要把知行一分为

二。知其不善，便不能行不善，只可确保行为无

虞，又该如何避免不善在心中萌生和拥堵？阳

明则强调：今人学问，只因把知行分作两件，故

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只要未曾行，便不去禁

止。我的立言宗旨是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

发动处即是行。发动处有不善，就将不善的念克

倒，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传习录下》）还曾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

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

上》）究其要义，主意不在工夫之外，而是行内

有知，以知促行。善知善行有始有成，而非有始

有终。若言始终，仍是把始终一分为二，不可避

免忽略了有始有成的过程。

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十》中所言：

先生闵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谓人心之所

有，不过明觉，而理为天地万物之所公共，必穷

尽天地万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觉，与之浑合而

无间。说是无内外，其实全靠外来闻见，以填补

其灵明。先生以圣人之学，即心学，心即理，故

于格物致知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之良知于事

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知识为知，轻

浮而不实，故又必以力行为工夫。良知感应神

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

行，不得不言知行合一。

见于史料，徐爱曰：如今人尽知得父当孝，

兄当弟（悌）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

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再是

知行的本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

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传

习录上》）陆澄曾问：既然人皆有心，何以有为

善，有为不善？先生答：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传习录上》）阳明晚年曾将自己的教法总结

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

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

习录下》）第一句最易引起争议，深究其意，无

非是强调无善无恶是心的本来面貌和状态，意

念之动才有了善恶，所谓致良知，除了要知善知

恶，更要为善去恶。

结合阳明心学和朱子学说来看犯罪问题。

依据后者，人们若早已知晓不可违法，就应该

着重避免操行违法之事。如何从源头上避免违

法，按照格物即穷理的逻辑，首先需要获取法律

知识，具有守法意识，而且最好能穷尽法律之

理，借助于日益增多的法律知识储备，阻却违法

行为的做出。朱子曾言：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

弛，苟不用刑罚，则号令徒挂墙壁尔。（《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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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类·卷一〇八》）此言无非是在强调，若要使

人高度知晓法律政令，当需搭配着刑罚的设定。

关键问题在于，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前，未必不曾

知晓相关的法律规定，甚至明明知晓不可违法，

却偏偏还是做出了违法行为。显而易见，一旦把

知行打成两截，强调知先行后，并不能保证违法

犯罪不会出现，反倒极大地挑战了知轻行重的

论断。

依据阳明心学，按照格物即正心和心外无

理的逻辑来看，不违法犯罪的前提未必是知晓

法律，而是遵循是非之心，不让不善的念在心里

萌生，一旦萌生，便要克倒。即便法律的存在原

本就具有惩恶扬善的价值属性，但人们是否违

法，终究还是要取决于自己内心的抉择，尤其在

故意型的犯罪中，表现得越发明显，因而法律的

存在亦不能超脱于心外无物的辐射范围。阳明

曾言：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

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狃怩。（《传

习录下》）狃怩之态，恰恰表明内心不曾萌生不

善，仅凭别人通过唤声的方式传导不善，仍是

未必能唤醒他的内心认可不善。由此反观违法

犯罪的发生，无论具体原因是骗取贷款，还是

故意杀人，其实都可以归咎于当事人的道德人

格不够完善，甚至失却了心的本体，未曾为善

去恶或者隔断私欲。犯罪分子即便原本知晓法

律，终因知而不守，即可判定，恐怕只是自认为

知晓，而实际上却未必深度知晓。

更重要的是，良知所存，不分圣愚。阳明曾

言：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

人欲之杂。犹如精金之所以为精，以其成色足

而无铜铅之杂。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

色，方是精。圣人之才力，有大小不同，犹如金

之分量有轻重。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

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如一两之金，比之万

镒，分量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

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传习录上》）

学者指出，以性质而不以分量论定圣人，指向任

何人皆可为圣，实乃前古未发之论。[5](P154)深究

其里，阳明此论其实就是对所有人的主体性做

了充分发扬，落实到日常生活，正是让人们去肯

定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命，哪怕是在最

细微的努力中，都要灌注道德激情，是何等的激

动人心。[4](P267-268)据此看来，即使已经因为涉嫌

犯罪而被追查，依然有必要以积极的姿态应对

接下来的审判，更需要把自己的道德激情灌注

到日后的服刑中，无需焦躁不安，六神无主。涉

嫌犯罪固然不属于正面的人生取向，但又何尝

不能算是生命历程的一种转折。阳明本人亦曾

因反对宦官刘瑾祸乱朝政，被贬谪至贵州龙场

驿，居夷处困三载，彻悟格物致知之旨，即著名

的龙场悟道。[6](P463-467)被贬同样属于人生的转

折，居夷处困，反倒使他陡然生起了担当一代心

学道统圣人的使命感和勇决心。[7](P443)同样的道

理，因被警方追查犯罪而进入看守所，当事人恰

恰与阳明心学相遇，怎能不被阳明本人的人生

经历和他的思想所打动，念兹在兹，内心里萌生

出的未尝不是敢于认罪担责的勇气，何必继续

执拗于曾被他人举报。

三、阳明心学的司法叙事与民间
阅读的意义

阳明心学与朱熹学说固然有所分殊，但在儒

学内部无非只是两种不同的致思方向而已。[8](P536)

后者强调循序渐进，谨严如泰山气象，前者则强

调直悟本体，豪放如奔腾江河。[9](P372)关键问题

在于，阳明心学悖于正统，即便阳明本人曾在其

《朱子晚年定论》中坦言自己反对朱子并非出

于本心，但在他的著述中毕竟处处可见他对朱

熹学说的强烈反感，[1](P8)因而难免会受到正统

维护者的贬斥。明代嘉靖元年，朝臣章侨就曾上

疏，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令天下者，倡导异学之

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嘉靖皇帝下

诏，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

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10](P265)尤其就

上疏来看，无论怎么否定阳明本人和阳明心学，

还是点明了阳明心学早已被无数士人传诵。迄

至后来，它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流传仍是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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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到了近代戊戌维新时期，老新党闻听日

本推行明治维新是受到了魏源思想的启发，于

是人人都曾崇拜魏源。后又闻听明治维新成功

的关键是尊王倒幕，而尊王倒幕人士的精神力

量来自阳明心学的影响，于是大家又都去师法

王阳明。[11](P318)再至后来，阳明心学因强调心外

无理无物而被定性为主观唯心论，[12](P202)未免不

合时宜，自然会遭到唯物主义者的批判。凡此

种种，无不表明它置身于各历史时期恰似一人千

面，总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非但无法

被各代人遗忘，反而让它的流传越发借力于历

史发展的推动。曾经的正统与非正统之争，早已

化为历史尘埃。

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各界再次发现了阳

明心学的价值。正如学界观察到的那样，在大

国崛起的过程中，寻求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声音越

发显扬，阳明心学恰恰可以成为各界确认文化

认同和凝聚人心的一种凭藉。在社会层面，拜金

主义流行，诚信体系未能跟上社会结构的转型，

道德滑坡，戾气蔓延，投机行为泛滥于世，旨在

正人心、美风俗的阳明心学又可以成为重建礼

仪之邦的重要资源。在具体个人层面，生活节

奏越来越快，市场竞争越发惨烈，风险社会步

步催逼，生活的未知数越来越多，人人都焦虑

不堪，无不在寻找精神家园和避风港，催生出了

各界对阳明心学的阅读热情，助推着相关研究

和写作越发鼎盛，各种读本在图书市场上逐年

走俏。[13](P29-30)显而易见，整体社会环境既已如

此，凡是人迹所至的场域和空间，皆充斥着人

们对心灵安顿的寻求，并不唯独只有看守所之

内。出入看守所的那位律师，又何尝不是因为

在整体社会环境中备受困扰，方才喜欢阅读阳

明心学。看守所之内难免会受到看守所之外的

影响，深究其里，内外其实还具有更加深刻的

联系。

首先来看当事人甲的表现，他若是果真曾

通过各种方式骗取贷款，内心里难保不曾具有

故意投机的思考，即便没有，但又举债不还，堪

称诚信崩塌的真实反映。贷款还款原本属于民

事案件，却演变成了刑事案件而涉嫌犯罪，足以

说明诚信已经崩塌到了何种地步。再来看乙的

表现，何谓假冒商标，无非是指偷偷使用他人的

商品标识，故意让自己的成本较低的商品充当

他人的成本较高的商品，混入市场。在没有被

举报之前，唯有大胆假设不会被他人发现，才

会大肆假冒，以十足投机的方式谋求自我利益

的最大化。若是果真涉嫌犯罪，足以表明他曾

投机到了何种程度。当事人丙若非故意杀人，

那就只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若是果真涉嫌故

意杀人，又岂会无缘无故，必是因为曾与别人发

生矛盾，而且在他看来已经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冰释前嫌，甚至早已让矛盾凝结成了仇恨，拥堵

在心里，致使自身的戾气越来越凶炽，方才想让

对方从世界上彻底消失。纵观三位当事人的涉

案表现，无不为整体社会环境中的戾气蔓延、

投机泛滥、诚信崩塌等现象做了注脚。他们在

涉嫌犯罪之前，若是曾追逐社会各界广泛阅读

阳明心学的潮流，难保不会受到阳明心学的影

响，尤其是一旦认可知行合一，自然就会借力于

内心的灵明善念而避免犯罪，否则就不能算是

知行合一。他们反倒正是在进入看守所之后，

才开始接触阅读，如此以来，遇见阳明心学堪

称迟到的相逢。如果说阳明心学在看守所之外

流传通常事关不涉法的民间阅读，那么当它传

入看守所，当事人难免就会把自身涉及的法律

问题和当前的困扰带入阅读情境，至此就会让

阳明心学展开司法叙事，而且会让阅读产生别

样的意义释放。

具体说来，在司法程序中，看守所实际上只

是暂时用来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场所。羁押的目

的，除了可以避免犯罪嫌疑人在社会上继续涉

嫌犯罪，还可以为公安前来调查案情、检察院

前来批准逮捕和代理律师前来会见提供方便。

等公安掌握了足够的涉案证据，移交至检察院，

再由检察院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待到提起公诉

时，法院要赶往看守所把犯罪嫌疑人押解到法

庭，紧接着就要开庭审案，判定犯罪嫌疑人到

底是不是犯罪分子，审理结束以后，还要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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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回看守所。等过了上诉期，再把判决执行书送

交看守所。犯罪分子若是需要前往监狱服刑，

最终要由看守所负责送去。①案情未必只是关

涉犯罪嫌疑人，各种相关情形无不需要侦查，

难免会耗时颇长。在等待公 安前来调查乃至

被判刑的阶段，犯罪嫌疑人固然会有大把的闲

暇时间，但填充闲暇的往往就是他们的各种焦

虑。历经各种法律程序，他们不可避免会考虑自

己到底侵害了被害人的哪些权利，而自己的哪

些权利又会被接下来的法律运作所剥夺。只要

法院还没有最终定案，各种问题就会以未决的

状态在犯罪嫌疑人的脑海中萦绕，况且他们还

会产生畏惧心理。阅读书籍的确可以成为一种用

来填充闲暇的方式，关键问题就在于，如果只是

想要通过阅读的方式填充闲暇，其实未必只能

阅读阳明心学，而阅读阳明心学恰恰大有裨益，

表明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之内有机会阅读哪些

书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若是推荐他们阅读无

法降低焦虑和克服畏惧的书籍，即便他们仍会

阅读，但阅读的事功效应恐怕就会趋于全无。

他们一旦进入阅读乃至交流阅读心得的情

境，固然会把那些未决的法律问题抛到脑后，

但只是暂时的。等他们的脑海中储备下了阳明

心学的内容，难免就会开始借用阳明心学来反

思和审视那些未决的问题，促使阳明心学和法

律问题交织难分。且不论日后法院会对那些未

决的问题做出怎样的裁断，他们自己恐怕早就

给出了答案，方才会以积极的姿态主动认罪。如

此以来，不等法院开启审判，阳明心学倒先成了

犯罪嫌疑人裁断自己是否犯了罪的依据，而且

自己成了审理自己的法官，或者会把王阳明设想

为法官。一旦自我认了罪，又何须再担心和畏惧

日后真正的法官给定罪。不能否认，自己审理自

己并不能等同于真正的法官依法审理案件，但自

审悄然间就在想象中对日后的他审做了模仿，而

眼前的居室俨然就是一座法庭。既然已经给自

己定了罪，在看守所悔罪，就不失为一种不同于

寻常的提前服刑，又何须再畏惧日后服刑，只是

还没有被送入监狱而已，但又俨然可以把眼前

的看守所视为监狱，以至于已经开始自我改造，

致力于把自己从自己的心牢里拯救出来，不再

记恨别人，只让善念在心头和眼前涌动，寻求彻

头彻尾的心灵安顿。一言以蔽之，终因犯罪嫌疑

人高度认可阳明心学，历经自我审判、定罪和改

造，促使阳明心学在认知观念中并非只是一种

儒学理论，阅读的意义就在于促使它的负载获

得了放大。

更重要的是，犯罪嫌疑人在被抓获之前，

缘何曾逃跑，如果不是因为已经认识到自己涉

嫌犯罪，逃 跑的目的恐 怕就只是想要躲避 追

查，如果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了罪，其实早就依据

自我理解的法律对自己的涉案行为做了否定，

但又因为惧怕后果，方才想要躲避追责。当他

们被抓获，所能认识到的无疑就是公 安依据

法律对他们的涉案行为和逃跑行为做了双重否

定。如果说逃跑时还不曾思考明白自己到底是

否涉嫌犯罪，经由抓获，他们便获得了明确的答

案。在看守所，通过学习阳明心学，固然同样会

对自己此前的涉案和逃跑做出否定性判断，但

同时还能认识到学习阳明心学的意义并非只是

在于否定自己，甚至还可以获得一种自我肯定的

力量，即只要坦诚认罪悔罪，人生还可以重新开

始，而阳明心学恰恰成为了自己教会自己如何重

新开启人生的教科书。具体言之，既然涉嫌犯

罪的原因在于道德人格不够完善，日后只需找回

失却的心之本体，致力于为善去恶，必将会让自

己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心态和眼界看待万

事万物。说到底，犯罪嫌疑人在法律面前，原本

曾遭遇步步否定，难免会是万念俱灰，阳明心学

适时出现，恰恰能够产生扭转局面的效果。他们

一旦通过阅读获得了自我肯定的力量，就好似

一束光芒照亮了自己的内心，怎能不被打动，积

①各机关职责分工的法律依据，可参见修订于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52条等，还可以参见颁行于2013年

的《看守所执法细则》。各机关的分工缘何稍显复杂，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人是否犯了罪不能只交由其中的一家全盘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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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服膺，只要学会了直悟本体的功夫，若是罪不

至死，日后必将会以豪放不私的服罪姿态让自

己的人生如同江河奔腾。

四、司法实践的民间资源与民间
阅读的涵义

古代先贤一旦把自己的思想凝结成了书面

文字表达，那些文字难免就会被后来的读者视

为描述古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历史知识，而历

史知识恰恰具有服务于社会的一面，致力于实现

它的道德价值。考究历史知识的实用性，正是

史学伦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4](P157)无论是把阳

明心学视为自我审判和改造的依据，还是重新

开启人生的教科书，无疑都是把历史知识放到

了活学活用的层面上。通过阅读和体悟，在善与

不善的考校中，推究犯罪的发生原因，并且认罪

悔罪，其实就是把原本只是作为历史知识的阳

明心学化为了当代社会道德的组成部分。蕴含

在其间的叙事逻辑，正是直指当下的古为今用。

终因犯罪嫌疑人一则身在看守所，二则身在司法

程序中，又决定着活学活用悄然间便为司法实

践争取到了以阳明心学为内容的民间资源。

若要追问阳明心学缘何能够与司法实践无

缝隙对接，首先需要关注到司法程序的开展本

来就具有一定的开放度，可以接受非法律知识

的加入。究其要义，犯罪嫌疑人被送入看守所，

遭受监禁，人身自由固然受到了限制，但他们正

是在活动范围极其有限的空间内，至少还可以

阅读。只要书籍本身属于合法出版物，而且不以

讲解犯罪嫌疑人如何抵制公安等法律机关前来

办案为内容，就不在看守所禁止传入的范围，因

而就为阳明心学的传入打开了大门。若要继续

追问犯罪嫌疑人到底以怎样的姿态接纳了阳明

心学，他们其实并没有将之视为不容置疑的先

贤说教，更不曾将其内容当作高高在上的人生

教条，继而要顶礼膜拜，告诫自己必须遵守，而

是发现它的内容本身就直戳人心，只要捧读，即

可唤醒原本早已沉沦的心，而且越读越会深受

启发，甚至可以产生去病去痛乃至起死回生的

效果。前前后后无需刻意谋求，只需自然而然任

之，方才心悦诚服。如若不然，既已涉嫌犯罪，

便有可能就连法律都敢违反，又怎么可能还会

接受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法律的古人思想。司

法程序的步步推动，同样以追究犯罪作为目标，

于是民间阅读所产生的效应就与司法实践的目

标实现了高度融合。二者的融合恰恰又并非仅

限于此，司法实践毕竟需要依据法律，阳明心

学参与进来，势必会与法律展开更加深入的对

话，探讨阳明心学在对话中居于何种位置，即

可透视出民间阅读在司法实践中会产生怎样的

特定涵义。

具体说来，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难免时常

揣摩法律，唯恐惩罚日趋一日越发临近，但又前

途未卜，终致焦虑。借助于阳明心学在道德的层

面上审视自己，反倒可以坦然认罪和不惧未来。

由此就需要追问，在道德上认罪，缘何有助于

依据法律认罪？众所周知，法不诛心，即法律的

存在只是让人们尽量避免做出违法行为。至于

人们的内心里是否想要做恶违法，并不属于法

律关心的范畴，于是就把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心

所想打成了两截。追查犯罪，往往又需要查清

犯罪心理和动机，以便于最终认定是由心理引

致出了行为，先知后行，恰恰与朱熹学说高度契

合。道德则可以内外兼顾，辐射面比法律要广。

尤其是按照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论断来看，内

心的道德涌动与外在的行为原是一体的绑定，

认定道德上有罪自然可以涵盖依据法律所能认

定的行为上有罪，因而一旦在内心道德上做了源

头式认罪，免不了就会针对外在行为做出衍生

式认罪。由源头到衍生，前者无疑更为根本。只

要抓住了根本要害，必会助推着衍生问题迎刃

而解。

同时，犯罪嫌疑人高举道德，未必就放低了

法律，而且法律岂是他们想要放低就能放低的，

他们终究还是要接受依法审判。高举道德的意

义，其实只是对道德和法律做了位置排序。前者

一旦被优先考虑，就会把后者推向殿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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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排序，恰恰还需要获得其他条件的支持，

即道德优先毕竟只是事关看守所之内的民间阅

读，并不能解决犯罪嫌疑人需要面对的所有问

题。比如说，若要防止他们的身体健康乃至生

命权益遭到看守所工作人员的侵害，不是不可

以依据道德对抗不善，但不如借用法律伸张权

利更加有力。道德叙事何以会被优先考虑，在

很大程度上正是端赖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权益没

有受到侵害。显而易见，权利的存在同样试图推

进多种价值共存，它所要应对的问题，又何尝不

包括当环境迫使人们需要在各种不同的价值中

进行选择时，人们该怎么选择。[15](P145)权益没有

受到侵害，权利伸张固然会被推向殿后位置，

继而处于隐退状态，但隐退不等于不再存在。

一旦发生侵权，难免 还是需要打 破 原本的隐

退。说到底，无论是法律和权利被优先考虑，还

是道德被优先考虑，都不能否认双方的并存，

而且唯有并存，方才会产生位置排序。阳明心学

出现在看守所，以极大的力度引发了道德与法

律或者权利在认罪悔罪的事项上直面相遇，正

是民间阅读置身于司法实践所能产生的特定涵

义。如果说此种情形并不是只能出现在当代社

会，那就还需要追问其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层面

的古今之所同。

且看一则古代事例。据《明史·卷一百九十

五》记载，宁王朱宸濠曾图谋叛乱，外务名高，

贻书阳明问学，阳明让弟子冀元亨前往。迄至后

来，宁王一败涂地。阳明平叛有功，张忠等人却

想抢功，便拿冀元亨曾去宁王那里讲学之事构

陷阳明是宁王的同党，最终致使冀元亨入狱。在

狱中，他善待诸囚若兄弟，宣讲阳明学，囚皆感

泣喜听，渐知迁善改过。①显而易见，明代的冀

元亨与当代的当事人甲固然因不同的缘由遭受

监禁，但他们都曾借助于阳明心学对身边的人

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监狱又何曾要求冀元

亨必须宣讲其师学说，意味着冀元亨的宣讲同

样属于民间传授的范畴。他的囚友缘何入狱，未

必不曾涉嫌违法犯罪。若无冀元亨宣讲，仅凭

入狱伏法，即便仍能在道德上迁善，恐怕并不

会感泣，反倒正是因为喜听阳明心学，方才唤醒

了为善的潜能，说明阳明心学在古代事例中同

样会让道德与法律展开位置排序，古今存在着

相同的历史经验。据此看来，阳明心学在当代助

益于司法实践并不能称奇，其实只是历史经验

的重演。古人今人恰恰都具有反身向内的道德

天性，而王阳明早已针对人的良知做足了文章，

于是古往今来每当有人想要为善去恶，难免就

会想起和接受阳明心学。若要追问古今有何不

同，就只能强调明代的法律属于本土社会的原

生产物，而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法律制度则是

从西方移植来的，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观

念，更是不曾出现在本土古代。[16](P34-35)如此看

来，在当代司法中出现的道德与法律的位置排

序，就蕴含着古今与中西的双重维度。

总而言之，当代的司法实践有了阳明心学

的加入，就突破了它原本只以落实法律作为要

义的内容局限，同时还昭示出古代的先贤思想

并非只能表现为静态的文字表达，而且以历史

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其实还可以在司法

中获得动态的书写，甚至呈现出了亦古亦今的

叙事样貌。如果说人们在不曾涉嫌犯罪时，内心

里本来就存有善念，再去借用阳明心学点燃，实

际上只会让善念越发充盈，或者只能让人更加

清晰地认识到善念的此在，那么人们在涉嫌犯

罪时，内心的善念恐怕早已渐显模糊，接受阳明

心学恰恰会促使善念以极大的力度重新闪现，

以星星之火渐显燎原，直至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再造。结合古今事例来看，借用阳明心学提点案

犯，无疑为阳明心学的事功功能的发挥找到了

极佳的落脚点，哪怕不曾获得官方的推动，都不

妨碍它能产生极大的功效。若能获得推动，效

果无疑会更好。推动的方式，至少包括由看守

所或者监狱主动向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分子提

供关于阳明心学的书籍，并且推荐阅读。

①关于宁王叛乱、阳明平叛和冀元亨入狱等前后诸事的详实考定，可参见束景南．阳明大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2020：88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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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of Justice Narrative and Folk Reading in Yangmingism
YI Tao

Abstract: The Yangmingism, which has been handed down since the Ming Dynasty, appeared in the 
detention center and was seen by several criminal suspects as a basis for self-judgment and a textbook to 
restart their lives. Even if it is only a folk reading, it unfolds the judicial narrative. If there are good intentions 
in people’s hearts when they are not suspected of committing a crime, and then ignited by Yangmingism, 
it will make the good intentions more and more abundant. If the cause of the crime lies in the lack of moral 
character, later on, we only need to find the lost essence of the heart, which will lead to the re-emergence 
of good thoughts, and will allow people to see everything with a different mindset and eyes from the past.
The fact that the crime will be denied by the law will inevitably make the suspects lose their minds, and the 
timely emergence of Yangmingism can make them dare to admit their guilt and actively take responsibility.
Moral confession and legal confession are originally two different things, but within the domain of 
Yangmingism, the former is the source confession and the latter is the derivative confession. From the source 
to the derivation, it embodies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is a repetition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similar examples can be seen in the Ming Dynasty.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people have the moral nature to turn inward, and Wang Yangming has long since done enough to address 
human’s Pure Knowing, prompting people throughout the ages to embrace Yangmingism whenever they want 
to do good and remove evil. With its addition, contemporary justice breaks through the original limitation 
of only implementing the law as the main meaning, and shows that the ancient sages’ thoughts are not only 
expressed in static historical words, but can also be applied dynamically, ultimately presenting a narrative 
that is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judiciaries have borrowed from Yangmingism to 
point out the culprits, which undoubtedly provides a footing for the function of Yangmingism and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judicial writing o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Keywords: Yangmingism; judicial practice; folk reading; detention center; moral; criminal suspects


